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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苗族“吃鼓藏”仪式，是苗族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进行的大型祭祖仪式，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仪式的展演始终为音声所涵盖，笔者以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党翁村2015年龙氏“吃鼓藏”仪式为个案，以仪式音声为研究
对象，将其置于仪式与信仰之语境中，阐释其文化内涵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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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tual Music of the Miao People's Drum
Sacrifice Festival：Take the Ritual Music of the Miao People's Drum
Sacrifice Festival of Dangweng Village in Jiamian Township, Congjia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AN Hui1 DENG Jiang2
（1. Xiamen University，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2.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College of Music，Guiyang，Guizhou 550001，China）
Abstract：Miao people`s Drum Sacrifice Festival is Miao people based on kinship systems and geographical?relationship
A ritual?of ancestor worship reflects the society, history, culture, religion and belief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Music runs
through the whole ritual of Drum Sacrifice Festival.ItIs the liv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author takes The Miao
People's Drum Sacrifice Festival of the Longclan in Dangweng village, Jiamian township, congjia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akes the ritual Music as the research object, places it in the context of ritual and belief, and explains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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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翁村苗族“吃鼓藏”仪式音声文化生态
（一） 自然地理环境
党翁村是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政府驻地，是
典型的苗族传统村落，地处月亮山腹地，污留河、
加模河流经该村，至亚温河再注入都柳江，村寨
周围梯田层叠。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制约，该村
经济发展缓慢，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工作的推进
以及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实施，党翁村于2004年完
成了通村公路的建设，2010-2011年完成全村新村
建设，产业结构主要以林业、矿产、香猪饲养、
经济作物种植（水稻、杂交玉米等） 为主。
（二） 社会文化概况
党翁苗族属苗族加勉支系，自称“蒙”，为加
鸠苗族支系近亲支系之一，其姓氏主要有龙、韦、
梁、王、潘、吴、李、田等，服饰为月亮山系加
勉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中部方言南
部土语。党翁村苗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民族传
统节日主要有开秧节、栽秧节、新米节、苗年节、
鼓藏节等。
“吃鼓藏”，又称“吃鼓”“祭鼓”“吃牯脏”
“鼓社”，是苗族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进行的大型
祭祖仪式，加勉苗语称“诺牛”“努牛”，这一表
述后来被规范为“鼓藏节”。根据历代汉文献关于
苗族“吃鼓藏”习俗的记载，通过实地调查，笔
者认为历史上沿着苗族迁徙路线分布着一个狭长
的“吃鼓藏”（“吃牯脏”） 文化带，目前主要孑
遗于贵州黔东南、黔南地区部分苗族村寨，在此
区域内，少量的侗族、水族村寨也存在“吃牯脏”
习俗。因地域、民族支系的不同，各地苗族“吃
鼓藏”仪式及音声各具特色。苗族“吃鼓藏”按
举办周期的不同，可以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类
型，定期鼓藏以3、5、7、9、13年为期，不定期
鼓藏情况比较复杂，何时“吃鼓藏”主要根据
“鼓藏”征兆，鬼师占卜 （“破蛋”“看米”） 结
果，宗族 （主要是鼓藏头、寨老） 商议来决定。
按献祭的牺牲的不同可分为牛鼓藏 （即黑鼓藏，
又分水牛、黄牛）、猪鼓藏（即白鼓藏）、混合型
（牛鼓藏与猪鼓藏兼有） 三种。以党翁村为代表的
加勉苗乡“吃鼓藏”习俗属不定期混合型鼓藏。
龙氏祖祖辈辈都有“吃鼓藏”传统，民国时期吃
过“鼓藏”，建国后至文革前，党翁龙氏举办过一
届“吃鼓藏”活动，文革期间，“吃鼓藏”活动
被禁止，龙氏举办上届“吃鼓藏”是在1983年。
二、党翁村龙氏第三年“吃鼓藏”仪式音乐
文化考察实录
（一） 仪式中的各种角色
党翁龙氏“吃鼓藏”仪式参与者包括宗族所
有成员及其亲友。鼓藏头 （“该扭”）、祭司、寨
老、鬼师是仪式组织筹备者，仪式管理人员由宗
族选举代表担任，负责协调工作的主要是来自各
级政府（主要是当地政府） 相关部门的领导及工
作人员，仪式现场其他人员则包括街坊邻里、游
客（少量）、媒体记者、科研人员等。根据调查，
党翁地区的“该扭”通过“世袭”产生，这种身
份的“承袭”不能超过3届。“该扭”换届需符合
以下几个条件：“祖宗来找”，出现鼓藏的征兆，
鬼师“破蛋”占卜，宗族内部决议（寨老主持）。
在雷山、台江等地，“该扭”则是通过家族世袭
或者由宗族内部推选德高望重、家庭和睦、懂得
仪式规矩的人担任。寨老是宗族内部的权威人物，
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是地方精英的代表。祭师
是“吃鼓藏”仪式中的执仪者，共12人，是仪式
中与祖先魂灵、一切神祇交流的“使者”，通过鬼
师“破蛋”，与“该扭”、寨老进行确认，仪式本
身增强了其“权力化身”与“神奇符号”的身份，
祭师的存在亦使“仪式”变得“超凡”与“神
秘”，祭师的权力仅在祭师群体内部传承，是一种
制度性传承。“鬼师”即巫师，因其自身可以
“通灵”的特殊能力，成为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角色，通过占卜来确定鼓藏头、12位祭师，以及
“吃鼓藏”举办的日期。
（二） 党翁苗族“吃鼓藏”仪式空间
“吃鼓藏”仪式作为党翁苗族日常生活最核心
的民俗事项，是存续于“乡土”的特殊“景观”，
“吃鼓藏”仪式音声实践始终依存于仪式特定之时
空。党翁苗寨之中心由鼓藏场、乡政府建筑群组
成，“鼓藏棚”即设置于附近，龙氏宗族各户住
宅（干栏式） 散布于周围，其间穿插各种生产生
活设施，诸如禾仓、牲棚、商店等，道路和河流
从村寨中间通过，党翁苗寨的寨门已被拆除，仅
有守寨树作为符号，标识出村寨的边界，坟墓、
田地、树林则位于村寨的边缘。根据列斐伏尔空
间生产理论，党翁龙氏“吃鼓藏”仪式音声空间
可划分为物理、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其物理
“空间”，包括家宅 （阳宅）、鼓藏棚 （因“吃鼓
藏”临时搭建之“祖庙”）、坟墓 （阴宅）、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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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道路等。通过人的“在场”，以及仪式（含音
声） 行为，这些场所被赋予社会的、文化的意义。
比如“博朗”仪式中，巡游队伍的路线为“该扭”
之“家宅”——村寨道路——郊野 （坟墓） ——
鼓藏场——鼓藏棚——“该扭”之“家宅”，形成
一个“圆”的循环体，象征着时空的“流动”与
生命循环往复之轮回。祭祀巡游队伍一定要从
“该扭”之“家宅”出发，这是“该扭”身份与权
力的体现，家宅也被视为“祖宅”，具象地保留了
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记忆，承载着复杂的文化元
素与亲属关系，象征着“祖”。龙老义 （男，76
岁，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党翁村人，为党翁村龙
氏“吃鼓藏”仪式的“神东”，从江县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鼓藏节”代表性传承人） 把“鼓藏
棚”比喻成“（祖） 庙”，“吃鼓藏”期间，祖先
魂灵即被请入并栖身于此，棚内置新制的木鼓
（祖灵栖身处）、板凳，悬挂弓箭及柴火（象征苗
族古代社会渔猎生活），鼓藏棚待“鼓藏”关（结
束） 了以后即弃置。党翁苗族认为死者灵魂不灭，
它们在坟墓中处于休息的状态，“吃鼓藏”时，
它们会出现在那里，必须通过仪式与它们进行交
流，把它们请到“该扭”的“家宅”、鼓藏场、鼓
藏棚，“吃鼓藏”结束又必须把它们送走，宗族
所有人得以恢复日常的生活。党翁苗寨“吃鼓藏”
仪式空间是族群历史记忆再现之场域，映射出因
祖先崇拜所形成的社区心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物
理空间之间的协调，是超越“日常生活结构”之
“反结构”的特定文化时空，“时间”与“空间”
的叠加，实乃苗族魂之所系的精神家园，“吃鼓
藏”仪式音声借此以其特有的呈现连接了过去与
现在，成为区分社区局内与局外、我者与他者的
文化象征符号。
（三） “吃鼓藏”仪式举办的原因
根据龙老义所说，从江加勉地区苗族吃鼓藏
活动的举办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呈现
“吃鼓藏”征兆（梦见故去老人）；鼓藏头家庭成
员重病不愈，就医无效，甚至家人相继死亡；家
中水缸有蛇出现；“火塘”边长蘑菇；妇女头发
极难梳理。第二，鬼师“破蛋”来看，一旦确定
“鼓藏”来了，宗族内部由寨老出面设立筹备组，
通知宗族各户派遣代表前来商议，并请鬼师“破
蛋”遴选祭司。根据龙老义所说：“在过去，
‘老古代’很久没有子孙祭奠，它们就来家找（麻
烦），鬼师‘破蛋’来看，确定是‘鼓藏’来了，
就必须举办‘鼓藏’纪念（祭祀） 它们，不同意
举办的，‘老古代’会来病他。”这是苗族“灵魂
不灭”“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之具体反映。
（四） “吃鼓藏”仪式所用祭品
党翁苗族“吃鼓藏”仪式使用的祭品分为牺
牲（牛、猪、鸭、鱼、竹鼠）、粮食（糯米）、饮
料（酒、茶）、麻、祭器（碗、盆、锅、竹筛、芭
蕉叶、柴）。龙老义说：“过去，老古代吃糯米饭
抵饿，有力气干农活”。“糯米饭”有黏性，象征
着龙氏整个宗族的团结。龙老义说：“酒的香味
可以让老古代（祖先） 闻到，晓得我们喊它来喝
酒，把酒洒到木鼓上面，老古代才得到喝，把酒
洒（灌注） 在地上，其他神啊、孤魂野鬼些才得
到喝”。当地人认为奇数是吉利的，偶数则不然，
祭品数量为奇数。根据龙老义、梁老幺（男，72
岁,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污扣村人，为污扣村梁、
韦氏“吃鼓藏”仪式的“神东”） 所说，公鸭隐喻
为引领祖先魂灵上阴路，腌鱼隐喻为苗族在漫长的
迁徙过程中，乘舟渡于江河湖海的景象，腌鱼即为
“舟”。鼓藏节祭品之处理方式有“燔烧”（主要是
禾晾）、“灌注”“瘗埋”“沉没”“悬投”。
（五） 党翁龙氏“吃鼓藏”仪式过程
“吃鼓藏”周期为三年，从2013年至今，党翁
龙氏“吃鼓藏”已满三年。根据调查，本次党翁
龙氏“吃鼓藏”仪式群包括15个分支仪式：“迎
客”“醒鼓”“博朗”“伐木围栏”“抬猪入栏”
“验猪”“驱祟 （杀鸡）”“验牛”“杀牛祭祖”
“杀猪祭祖”“迎朗”“敬棚”“滚猪头”“关鼓
藏棚”“送客”。
四、苗族“吃鼓藏”仪式音声文化内涵
（一） “吃鼓藏”仪式音声分析
苗族“吃鼓藏”仪式音声指的是以声音为媒
介，以仪式时空为依托，以宗教信仰为目的，发
生于仪式过程中有意义的音乐与声响，其贯穿了
苗族“吃鼓藏”仪式始终，是仪式不可或缺之组
成部分。经调查发现，因受地域、民族语言系属
等因素的影响，沿着“苗疆走廊”分布的各地苗
族“吃鼓藏”仪式音乐文化既有“共同性”，亦有
其各自之“特殊性”。党翁苗族“吃鼓藏”仪式音
乐从内容与场合来看，可划分为神圣与世俗两种
类型：一是与仪式过程中各种仪轨相应，由祭司
唱（奏） 给苗族祖先、亡灵、神祇、孤魂野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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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现实对象听的，即为法事音乐，其按照祭祀对
象的不同，可再细分为祭祖乐、祀神乐、斋醮
（超度亡灵） 乐。二是由除祭师外其他人员（宗族
内部及其宾客） 于宴饮等场合演唱（奏） 的，则
为礼俗音乐，可细分为礼宾乐、宴饮乐 （酒歌、
情歌、古歌） 等。根据发音体（源） 不同，又分
为人声与器声两种类型。
1. 人声
“吃鼓藏”仪式过程中，属于法事音乐的声乐
体裁包括诵（鼓藏） 经调、祭祀歌、其他（念诵、
呼喊、哭声、笑声、说话等，属音声），属于礼俗
音乐的声乐体裁则包括宴饮场合演唱的礼俗歌
（酒歌、情歌、古歌）、其他（呼喊、说话、哭声、
笑声等，属“音声”）。
（1） 诵（鼓藏） 经调
诵 （鼓藏） 经调是是一种近似念白的唱腔，
所吟诵的经文为祭师时代口耳相传的《鼓藏经》，
按内容分为三类：《祭祖辞》 （《召祖辞》 《赞祖
辞》 《祭祖辞》 《祈祷辞》 《送祖辞》） 《祀神
辞》 《斋醮辞》。《祭祖辞》运用于“吃鼓藏”仪
式过程中所有法事之前部 （开始） 或后部 （结
束），具有重要的结构性意义。《祀神辞》主要运
用于吃鼓藏过程中“酬神”系列仪式，如“博朗”
“迎朗”之《鼓藏经·祀神辞》，主要用于祭祀宇宙
万物之神，包括日神、月神、风神、雨神、树神、
动物神等，这是苗族“万物有灵”宇宙观的具体
呈现。《斋醮辞》主要运用于吃鼓藏过程中超度
亡灵系列仪式，如“敬棚”之《鼓藏经·敬棚》的
内容则是超度龙氏宗族各户为之举行公祭的家庭
成员之亡灵，又如“驱祟（杀鸡）”之《鼓藏经·
驱祟》，内容主要是超度孤魂野鬼。总的说来，鼓
藏经具有“巫乐”之属性，辞藻华美，讲究格律，
唱词奇句、偶句之句末皆需押韵，具有“诗性”
特征。从音组织上来看，采用三音列，五声音阶，
使用羽商混合调式，采用三度框架，构成“羽-宫
-角”核心音程关系，旋律以商音为起音，音乐以
级进为主，围绕调式骨干音进行上下环绕式波动，
落音为羽音，转调发生在结束句，从腔词关系来
看，字多腔少，从字数上看，以五言、七言为主，
歌曲主要是以上下腔为基础的原始歌谣体，具有
分节歌的特点，具有口语性特点，歌曲节奏为均
分律动性，后十六的节奏型比较典型，速度为56
拍/ 分钟，吟唱时，祭司根据内容进行节奏、旋
律、润腔之即兴变化。
（2） 祭祀歌（鼓藏歌）
祭祀歌（鼓藏歌） 是一种富于音乐性的唱腔，
唱词内容与其所做法事密切关联，代表曲目有
《祭祖歌》 《颂祖德》 《古老歌》等。其中，《古
老歌》内容广泛，涉及民族或家族的历史、传说、
迁徙、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根据龙老义介绍，
苗族“吃鼓藏”仪式繁冗，祭师操持法事时，必
须秉承“老古代”规定的“一件事一首歌”的传
统，根据龙老义所说，党翁“吃鼓藏”仪式祭祀
歌曲共计360首 （其中应包含部分重复仪式之曲
目），诸如“验猪”仪式中之 《唱歌给猪听》，
“修（鼓藏） 棚”仪式（龙氏第1年“吃鼓藏”系
列仪式之一） 中之《鼓藏歌·修鼓藏棚》，“杀牛
祭祖”仪式中 《鼓藏歌·送牛回老家 （上阴路）》
等。祭祀歌常置于“吃鼓藏”仪式过程中所有法
事之中部（诵（鼓藏） 经调之后），祭祀歌仅一个
基本曲调，专曲专用，受地域、民族系属等因素
的影响，各地所用祭祀歌曲调亦不相同。祭祀歌
的唱腔源于苗语的自然调值，以及其种种自然组
合，因苗语属于单音节表意式语种，调值丰富，
故其腔调富于音乐性。演唱时，腔幅随唱词变化
而作相应之增减，速度为48拍/分钟，句首常有
“擞腔”，旋律仍以级进为主，较之诵（鼓藏） 经
调更显跌宕，为上下两匹腔之分节歌，羽商混合
调式，字少腔多，更显典雅、沉郁、抒情，演唱
多使用真声，喉音，鼻音的运用很有特色。其作
为“旋律框架”之三音列，实乃蜕变于其历史语
音流变的符号，具有稳定性，成为该族群历史文
化之“基因”代码。
（3） 礼俗歌
礼俗歌，具有世俗性特点，按照内容分为酒
歌、情歌、训诫歌、迎客歌、送客歌等类别，分
别适用于“吃鼓藏”仪式过程中之宴饮、迎客、
送客等场合。礼俗歌的演唱主要位于“吃鼓藏”
系列仪式所行法事间歇之间，置于法事音乐之后
进行，曲调较为丰富。歌词内容反映了党翁苗族
丰富多彩的礼俗文化。
（4） 非音乐类人声
非音乐类人声包括咒语、呼（呐） 喊、哭泣、
欢笑等。以“抬猪入围栏”仪式中人们的呐喊为
例，笔者认为这是“吃鼓藏”仪式过程中独具特
色的无伴奏人声多音复叠形式，娱神兼以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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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于“劳动号子”，其以“喂”音节为音声结构
元素，节奏为弹性均分律动型，呐喊遒劲有力，
此起彼伏，强弱对比明显，产生出一种连续不断，
复音层叠的艺术效果，极具感染力，于协调劳动
节奏的同时，生动再现了苗族先民的劳动场景，
通过仪式音声之实践，有效唤起宗族成员关于
“久远过去”的集体记忆，增强了族群之情感及文
化认同。
2. 器声
党翁苗族“吃鼓藏”仪式中的器乐体裁主要
有四种类型：独奏乐、合奏乐、乐舞配乐、其他
（仪式中各种响器之声音，包括人之肢体碰撞、接
触所发出的声响，比如鼓掌、跺脚等，另有鞭炮
声、伐木声、汽车鸣笛声、压路机轰鸣声等）。按
其演奏场合又可分为祭祀乐与礼俗乐。“吃鼓藏”
仪式使用的乐器包括木鼓、芦笙、莽筒。
（1） 木鼓
党翁龙氏“吃鼓藏”仪式使用的是木鼓，加
勉苗语称“堆扭”，长约四尺有余，鼓身由楠木制
成，鼓两头由牛皮蒙制而成，木鼓具有祭器、乐
器的双重属性，分为独奏、齐奏、合奏三种形式，
木鼓乐与舞蹈结合形成木鼓舞，与雷山、台江地
区不同的是，党翁“吃鼓藏”仪式过程中并无
“木鼓舞”，其主要作为信号传递（召集族人）、祭
器，作为乐器演奏时，相对其他地区更显古朴、
原始。
（2） 芦笙
党翁龙氏“吃鼓藏”仪式使用传统的6管芦
笙，由笙斗、笙管、吹管、簧片、共鸣筒组成，
笙斗材质为杉木或桐木，簧片为铜片制成，分为
大（低音）、中 （中音）、小 （高音） 三种形制，
按演奏形式可分为独奏与合奏（芦笙、莽筒、木
鼓） 两种形式。芦笙独奏乐如“敬棚”仪式中的
《鼓藏芦笙曲·敬棚·芦笙语》，曲调模仿“芦笙语”
（“神东”念诵咒语、鼓藏语），专曲专用，苗族认
为“芦笙语”具有可通神的“魔力”，借此与祖先
沟通。“吃鼓藏”期间用于法事的芦笙合奏乐，
当地人称为“祭祀芦笙”，演奏者皆为男性，其乐
器编制为：3支6管6音的高音芦笙，3支6管3音的
中音芦笙，3支6管1音的低音芦笙，与3支莽筒
（小、中、大3种形制）。曲目仅有1首，即《鼓藏
芦笙曲·祭祖曲》，鼓藏节期间运用于非法事活动
中的芦笙乐，当地人称为“寨上”（世俗） 芦笙，
代表曲目有：《芦笙曲·踩歌堂》等。芦笙乐与舞
蹈结合为芦笙乐舞，即“跳芦笙”。“博朗”“迎
朗”仪式中的芦笙乐舞具有祭祀性，是鼓藏芦笙
与祭祖舞蹈的结合，主要用于祀神，首先由小芦
笙吹奏引子，然后芦笙、莽筒齐奏，芦笙吹奏旋
律部分，莽筒则作为持续低音进行。芦笙乐为多
声音乐，调式丰富，由于与舞蹈结合紧密，芦笙
乐的节奏、节拍比较规整，小芦笙清越脆亮，中
芦笙音色饱满遒劲，大芦笙音色浑厚低沉。节奏
上看，“博朗”“迎朗”仪式中，踩歌堂所用的
芦笙乐舞，是“寨上”芦笙与礼俗性舞蹈的结合，
具有世俗性，是鼓藏芦笙与祭祖舞蹈的结合，芦
笙演奏者皆为男性，女性随乐翩然起舞，主要用
以娱人，曲调欢快，使用混合节奏型，莽筒则主
要作为合奏乐器使用，当地人认为，两支莽筒
“相斗”，极有趣味，而芦笙必须与“莽筒”相配
才会“好听”。
（二） “吃鼓藏”仪式音声文化内涵
1. “吃鼓藏”仪式音声符号系统及结构
格尔茨认为“符号是概念的可感知的系统表
述，是固定于可感知形式的经验抽象，是思想、
判断、渴望或信仰的具体体现”。仪式是一个符号
整体，作为苗族“吃鼓藏”仪式的结构要素，
“吃鼓藏”仪式音声以“音响”为媒介，通过其自
身系统将象征符号与意义结合并使意义符号化。
党翁苗族“吃鼓藏”仪式音声象征系统以仪式结
构为组织原则，其主干仪式“杀牛祭祖”系由
“迎客”“醒鼓”“博朗”“伐木围栏”“抬猪入
栏”“验猪”“驱祟（杀鸡）”“验牛”“杀牛祭
祖”“杀猪祭祖”“迎朗”“敬棚”“滚猪头”
“关鼓藏棚”“送鼓”“送客”等由15个不同的
“分支仪式”组成，每个分支仪式群都有一个核
心，每个分支仪式有着与仪式相应的固定曲体结
构模式，这个模式作为一种重要的曲体结构“元
编码”，贯穿于几乎每一个分支仪式音声中，使得
冗长繁复的仪式音声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结构性，
使得仪式音声群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个模
式依托于仪式本身，指向仪式的核心“祭祖”，具
有重要的曲体（式） 学、文化学意义。
2. “吃鼓藏”仪式音声符号的象征与隐喻
“吃鼓藏”仪式音声蕴含丰富的“地方性知
识”与“民间智慧”，具有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价值。譬如仪式过程中吟唱的 《鼓藏经》
谭 卉 邓 江：苗族“吃鼓藏”仪式音声文化阐释
99· ·
《鼓藏歌》，内容涉及族群起源、迁徙、生产、生
活等各个方面的知识。根据龙老义叙述，党翁龙
氏宗族于明末清初从湖南迁徙至贵州榕江，至羊
达，再至加鸠，最后到达党翁定居，歌词再现了
苗族先民迁徙场景，而“博朗”“迎朗”仪式中，
巡游以芦笙开路，沿着“乡村公路”走向鼓藏棚，
这是对于苗族先民迁徙的隐喻，是对苗族苦难历
史的集体记忆，“道路”能指为苗族先民迁徙之
路，是苗族的“心路”，是从世俗通往神圣的必由
之路，是生死之间的循环往复，而鼓藏棚能指为
“家园”“栖居地”。
“吃鼓藏”仪式音声符号象征系统，反映出苗
族宗教信仰以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观。（木） 鼓曾
被广泛用于苗族先民的信号传递、狩猎、祭祀、
乐舞，军事等方面，苗人深信其祖宗魂灵栖身于
鼓，若想得祖先庇佑，鼓社须“祭鼓”，兼以歌舞
乐飨祖先亡灵，祭鼓实则“祭祖”，并形成了“祭
鼓”的系列程式。“鼓”即是“祖”，其秩序正是
党翁龙氏宗族成员逐渐分享共同集体记忆的方式，
并由此认识世界，从而加强了族群认同，这是一
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吃鼓藏”仪式音声符号亦
是苗族社会政治、权力的象征。“吃鼓藏”仪式
音声符号使用限定于仪式特定时空，其知识的传
承仅限于历代宗族祭师群体内部，“神东”年逾
古稀，在鼓藏节仪式过程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吟唱（坐唱、立唱与走唱） 时双目微闭，唱辞多
用“鼓藏语”，吟诵曲调古朴典雅、含蓄深沉，其
“言语”隐喻仅对“局内人”产生意义指向，象征
着“神圣”与“古老”。
五、结语
以党翁村为代表的加勉苗族“吃鼓藏”仪式，
其过程隆重、神秘、繁复，是苗族原始宗教的
“活化石”，是苗族古代社会“鼓社制”的孑遗，
体现了生活在月亮山腹地苗族对祖先不变的崇敬
与虔诚。在“全球化语境下社会转型”双重时空
坐标中，中国面临着全球化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
转型的双向互动，“吃鼓藏”仪式作为党翁苗族
日常生活最核心的民俗事项，是乡土社会与自然
的契合，是不可替代的遗产类型。“音声”是
“吃鼓藏”仪式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是仪式深层
意义及灵验性体现的重要媒介，具体呈现了“音
乐——行为——思想”之间的关系及动力，仪式
音声符号象征系统的生产及使用，预计其所蕴含
的地方性知识，对于“非遗”语境下苗族传统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理论及实践的双重价值。党
翁“吃鼓藏”仪式音声实践始终依存于仪式特定
之时空，是存续于“乡土”的活态“遗产”，是当
前方兴未艾的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性”之于“全
球化”的适应策略。
（责任编辑：周真刚）
（责任校对：陆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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